
“理想，还需要吗？”当这个问

句赫然出现于韩少功新书

的封面上，有评论家马上解读为

“答案自明的铿锵反问”。翻阅书

中收录的那篇七年前的对话，重读

《AI和作家，谁将掌握未来文学命

运？》，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声

叩问和书名一样，深沉而难以解

答。

如果回到七年前，身处那个

ABC（AI，Big Date，Clouds）“魔力初

显”的时代，也许会发现，这位“作

家中的知识分子”的疑问直指文学

在算法时代的困境。

七年前，人工智能尚处于“笨

拙”期，作者便敏锐地将其定位为

写作的“二梯队”。这一论断的核

心穿透力在于：作者精准预见了机

器的阿喀琉斯之踵，即它们无法真

正浸入现实生活中，更难以在复杂

的生活熔炉中锻造出超越陈规俗

见的全新价值判断。人类作者笔

下的文学高地，是屈原“天问”的悲

怆回响，是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的盛

衰浮沉，是卡夫卡“城堡”的荒诞寓

言，是语言肌理、生命痛感百转千

回才形成的“总体的美学创造效

应”。无论观者距离远近，这座

“山”的轮廓始终清晰可辨。

当2025年生成式AI实现跨越

式升级，能够依据指令生成结构精

巧、风格纯熟的文本，甚至展现出

复杂的跨领域“泛化”能力时，技术

眩光笼罩下的“文学之山”，其轮廓

已然模糊难辨。韩少功当年观察

的初级样本——那个笨拙的“抄袭

助手”，如今蜕变为能批量生产类

型小说的“叙事引擎”，连冰冷的数

据库也被贴上“创造性”的华丽标

签。在这场技术狂欢中，当AI也能

编织出情节流畅的故事时，人类写

作中那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体

验，那些不可复制的精神坐标，该

何处寻觅？这些叩问随着技术迭

代愈发振聋发聩，使我们不得不重

新校准审视的目光，在技术的迷雾

中辨认文学真正的模样。

这目光必然投向人机共生模

式下的文学生态迷局。当AI深度

嵌入创作链，现实的复杂性远超预

想：一部由人类构思框架、AI执笔

细节的作品获奖，其精神桂冠应归

于血肉之躯的作家，还是归于无形

的算法？当“提示词工程”成为新

兴技艺，作家的核心价值是否正从

“生命经验的创造性转化”悄然滑

向“算法参数的精密调试”？这绝

非工具的简单延伸，而是直指创作

主体性的消解与重组。

尤为令人警觉的，是技术光鲜

表象下涌动的暗流。生成式AI编

织的“逻辑自洽却背离真实的虚

像”，源于其大语言模型对“表面合

理”的追求，而非对世界本质的理

解与价值判断。读者沉浸于流畅

却虚幻的“完美叙事”，是否将逐渐

失去对现实粗粝感与复杂性的感

知？韩少功强调文学须扎根“千差

万别的实际生活”，而“AI幻觉”恰

如一片迷人的海市蜃楼，诱使文学

远离其赖以存活的土壤，步入毫无

意义的荒原。更甚者，针对数据库

的恶意污染（如刻意注入偏见数据

以扭曲模型输出等“数据投毒”行

为），则揭示了更惊心动魄的可能

性：当文学创作日益依赖大型语言

模型，它极易沦为系统性偏见与意

识形态操控的隐形通道，其隐蔽性

与破坏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所幸，作者并未沉溺于技术悲

观，而是在忧患深处，锚定着人文

精神不灭的航标。书名中的疑问

句，在此刻彰显其终极意义：当技

术理性解构了传统认知的根基，人

之独特性是否消逝？人类的主体

意识、价值判断的差异性，以及精

神世界的独立性是否会在算法浪

潮中瓦解已成为当代文明必须直

面的根本命题。作者对此给出了

明确的回应：必须突破学科壁垒，

以辩证思维把握技术本质。这不

是妥协退让，而是在人机共生的新

语境中，确立更清晰的坐标，既要

界定人文价值的边界，又要守护思

想火种的生命力。

文学的使命，在AI时代被赋予

了前所未有的崇高性，它需要人类

勇敢跃入技术激流，奋力打捞那些

被算法逻辑遮蔽的复杂人性。在生

成式AI的时代浪潮中，作者守护的

不仅是理想，更是那理想得以生发

和存续的、独属于人类的精神星火。

这星火也许微弱，却足以穿透冰冷

金属的无声低语，在文学的天穹下

永恒标记着人之为人的坐标。H

在在AIAI潮涌中守护文学星火潮涌中守护文学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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